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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了一会儿，202的客厅里有些静，西亚
垂着眼睑在思索。林源问：

“还有什么额外的要求？”
“哦，没有了，”西亚瞅他一眼，他仍安安静静

没啥表情地望着她，“两个陌生人住在一套房子
里，我还有些不习惯。一旦生活当中发生什么事
儿，就用你刚才说的方法，写一张即时贴贴在门
上，我们坐下好好商量。”

“好的。”林源说完这话，离座起身说，“那我
就走了。”

西亚愕然，她瞅了一眼他随身带进屋的双肩
包问：

“你不入住？”
“今晚我不住……”
“那你住什么地方？”
“我在附近宾馆住。”
“其实你可以不住宾馆，”西亚解释说，“马经

理事前就叮嘱我，为便于租房客人随时来看房，
让我把床铺以及和卧室配套的什物都像客房似
的准备好。我听了他的吩咐，都备好了。看得没有
异议，可以住下。”

林源手指了一下客房，淡淡一笑说：“刚才跟
马经理进去，我看到了。床单、被窝、枕头，全是新
的。说明你为出租房子做足了功课。”

“那你什么时候来入住？”
“我想想，”他的头滑稽地一偏，脸上显出一个

调皮的表情，抬起左手，屈着手指道：“三四天吧。”
“你这又是何必，”西亚直通通地说，“既然没

有异议，冤枉花宾馆的住宿费。”
林源沉吟了一下说：“宾馆里还有点事。这样

吧，三天以后的晚上，我来这儿住。签合同时，我会
对马经理说的，房租就从这个月开始起算。走了。”

他潇洒地把双肩包背上，摆了一下手，走向
门口。

西亚想说，她提醒他及时入住，不是考虑房
租，而是想为他节约点开支。从他的衣着，她不是
看出他收入不高嘛。他最后说出那句话，好像是
觉得她催他快来住，为的是要他多付几天房租
呢。再凝神一想，这会儿已是九月下旬了，即使是
天气炎热的上海，立秋也二十来天了。他说从这
个月开始计算房租，弄得好像她这个房主又赚到
他便宜似的。

西亚想着，觉得应该当面锣对面鼓地给他讲
清楚。可他似乎根本不屑于听她多余的话，一甩
手就开门下楼了。

西亚坐在沙发上，呆痴痴地望着门背后凝然
不动。门上的猫眼泛着点儿亮光，其他啥也没有。
可西亚的心情仿佛在202来过林源这个房客之

后，有点儿变了。
从在故乡小城的高中里萌动起少女情怀，不

知不觉随着一帮女同学成了王万吉的粉丝，后来
又抑制不住那股少女崇拜的激情，一往情深地敞
开胸怀，热恋上她心目中认定的“音乐王子”王万
吉以后，仔细想想，她和其他男生、其他小伙子打
的交道是不多的。即便王万吉组织的小乐队里全
是男孩，她也是通过王万吉和他们打交道的。王
万吉私下给她评价这个人怎么样，说他的性格和
特长是什么，她同样认为是什么。比如小胖子贪
嘴，瘦高个儿弹琴的不吃鱼腥，她也自然而然地
觉得对方就是这么个人。后来他们一个个离开小
乐队走了，西亚也便把他们一个个置之脑后，时
间稍长，连他们的姓名都忘了。

除了王万吉，近距离地、像刚才这样面对面
地和林源这么个男孩讲话，对西亚来说，还是第
一次。

在陆家嘴的大公司里当财务，她只负责埋头
做好自己的账，几乎也很少与小伙子促膝讲话。
要同外界打交道，接公司上层的电话，也都是中
心主任、副主任的事儿。同事们个个承认西亚的
美貌，但也都知道她早就名花有主，和一个未来
的克莱德曼、李云迪那样的音乐天才同居了。

一句话，从这个外表、为人、性格和王万吉截
然不同的小伙子身上，西亚感觉到了一个完全不
一样的男人。林源看上去都要比她还年少哩，但
他是个男人，西亚不会搞错。

痴坐了一阵，西亚陡地醒悟过来，她伸手摸
一摸茶几上的咖啡，只有点儿微温，急忙端起来，
一口喝尽了。放下咖啡杯，她吁了一口气。

是啊，自从王万吉甩手而去，西亚是孤独的，
寂寞的。晚上躺在床上，她时常有点孤零零的感
觉。上海是个二千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无论是
马路上还是小区里，到处都充斥着大城市的喧嚣
和热闹劲儿，邻里之间，楼上楼下，西亚以与世无
争的态度，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男女老少，从没
和他人拌过嘴、吵过架、闹过矛盾，就像她在陆家
嘴大公司的为人处世一样。但她心里明白，所有
世人都不是她的亲人。她曾经有过的亲人，外公
外婆，在她大学四年里先后离开了人世。而生她
到世界上来的父母亲，早在她没有记忆的岁月

中，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当她稍谙人事，企图
从外公外婆口中得知真相时，外公外婆除了露出
悲痛伤心之情，仅仅答应她，当她大学毕业，走上
工作岗位，踏上人生之途时，自会讲给她听的。接
到外公发来的信息，说外婆生命垂危，医生说她
处于弥留之际，催西亚赶回小城时，西亚一分钟
都不敢耽误，请假、购票，赶到小城里的医院，但
外婆已经撒手人寰，离她而去。而在西亚大四那
年，养老院催她赶到外公身旁时，几个月前已患
老年痴呆的外公也走了。西亚终究没在两位老人
的口里听说父母早早辞世的原因和真相。

自从恋上了王万吉，特别是和他同居在202
以后，在西亚的脑子里，在她的认识中，在她整个
身心的关注下，王万吉就是她的主宰，就是她感
情的全部，就是她唯一的亲人。当王万吉功成名
就时，她随着王万吉回到小城，王万吉的亲人就
是她的亲人，王万吉的父母就是她的父母。王万
吉是她的世界啊。任凭勤勤姐这样的人，任凭公
司里有人在背后说她真傻，傻到家了，女方挣钱
养活一个一文莫名的男人。上海籍的青年男女同
事，甚至有意无意地故意讲给她，在上海人的世
俗观念里，像王万吉这种自视甚高的人，就是标
标准准的“小骗子”。

西亚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意孤行。她觉
得自己已经是王万吉的人，就得从一而终，决不
能因为他暂时没有职业，他的天分和才华暂时没
被世人承认，而把王万吉甩了，让他也像小乐队
其他成员一样，灰溜溜地回到故乡小城里去。他
们当初轰轰烈烈地出来闯荡大上海，也曾经是小
城里的一大热点新闻哩！

直到王万吉毅然决然离家出走，直到他对西
亚避而不见，直到传来他卑贱地投身于妖媚的梁
云霞的石榴裙下，西亚这才如梦初醒般意识到，
她是被无情地抛弃了。在这个世界上，她再没个
亲人了。

好几个似睡非睡的昏梦中，西亚眼前都看见
荒无人迹的沙滩上，一只被淋得透湿的小鸟，在
稀湿地寻找着食物。

她就是这只可怜的小鸟啊。
西亚不曾号啕大哭，不曾哭得死去活来，白

天黑夜，她就这么不吃不喝地痴坐着，眼神直勾

勾地发着呆。要不，勤勤姐怎会见了她就说，她瘦
得可怕哩！

可能正是勤勤姐见她瘦得不成形了，不动声
色地伸出援手救了她。只有她知道西亚被炒了鱿
鱼，只有她过来人才能洞悉西亚感情失落以后的
沮丧和颓唐。又加上303金小平和她朋友马宏滨
的相助，西亚的精神才从无底深渊里逐渐恢复过
来。这也是她真正地从个人角度和上海人打交
道。三年了，不是说她没有和上海人打过交道，陆
家嘴的大公司里，与伊勤勤和金小平，包括楼下
102的素娟阿姨两口子，她都是打招呼相互问候
的，但那都是客客气气、彬彬有礼，保持着人与人
之间的距离。她并不走进对方的心里，并不了解
她们的过往。反之也一样。在她们心目中，西亚不
过就是千千万万到上海来就业的新大学生之一，
属于近一千万的新上海人一类，没有必要也不须
花费心思去知道得更多。

但这一阵情况不同了，西亚在失业以后，又
遭遇了感情上的重大打击，失恋了，眼看着生计
都成了问题。那些小乐队的成员被上海撞得头破
血流，灰心丧气之后，可以像兔子似地逃回故乡
小城，西亚却无路可逃，她连回故乡的路也没有
了。那座充满烟火的小城里，外公外婆已经离世，

她能找谁去。
就在她孤立无援的当儿，勤勤姐向她发出邀

请，并且开出和她在陆家嘴公司薪酬差不多的工
资。勤勤姐没有对西亚面试，没有任何考核，或者
说她在以往同西亚作为姐妹交往时已经在面试
西亚、考核西亚了。勤勤姐充分地信赖西亚，相信
西亚的能力。

这等于是在西亚人生恰好处于悬崖边上时，
伸给西亚的援手。

西亚从心底深处感激勤勤姐，让她没有走向
绝望，走向不可知的未来。

而同303金小平的交往，只不过是普通的邻
里关系，点头姐妹而已。但在粉刷房间这件事上，
这之前几乎不认识的马经理毫无私心地帮助了
西亚。虽然马经理是看在多年的熟人、朋友金小
平的面子上，可他举手之劳做好的这件事，不仅
仅是让西亚202房间起了个焕然一新的变化。这
变化对于西亚的心灵和精神而言，起到的是个重
新启动、重新起步的作用。房间粉刷以后，西亚下
班回家，待在屋里，都会有一个新生活已然开始
的意识。

都说上海是个商品意识鲜明的经济社会，对
西亚曾经工作过的陆家嘴大公司的财务中心来
说，更是这样。即使是小家庭粉刷房间，也是个商
业行为。但西亚在事前和事后，悄悄征询金小平
意见，该付马经理多少费用？金小平和马经理异
口同声地说：这点儿小事，一带就过去了，不要说
费用的事。马经理还加了一句，就算我认识你的
幸运费吧。金小平呢，更以姐姐的语气道，我问过
他，他说顺便带过的事，不能收费。我看你别放心
上，这个人我交往多年，人品是靠得住的。

就这么两桩事情，一大一小，西亚看待上海
人的感觉和角度完全变了。她发现这些每天忙忙
碌碌、连走路都步履匆匆的上海人，变得可亲可
爱起来。他们不像她以为的那么不可接近，不是
事事斤斤计较。相反，在看似淡淡的交往中，他们
也在用仿佛漫不经心、有时又好像居高临下的目
光看着你的言行举止，在这过程中，完成对人的
认识。

伊勤勤和金小平两个比她年长的女性，那么
愿意帮助自己，不就是这样吗？

西亚觉得，到上海这座城市就业打拼，寻找青
春的梦，在经历命运和感情的一番跌宕之后，她渐
渐在融入上海，找到一个真正新上海人的感觉。

今天，由马经理介绍来的年轻的租房客人，
这个名叫林源的男孩，虽然只是刚刚接触，谈了
场既正式又非正式的话，带给西亚的，也是这么
一种感觉。

《恋殇》
□叶 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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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落紫阳街

1 杭州。春分。昆仑一个人一匹马，冲出位
于城东的候潮门时，瞬间在驿道上奔跑

成一道闪亮的光。
万历三十五年的春光在昆仑的视野里，像海

浪一样连绵铺展。昆仑抱紧马脖子，他看见春风
肆无忌惮地迎面撞来，味道香甜，来自青草以及
花粉；也望见牧童放飞的风筝，似乎给天空送去
一件鲜艳的衣裳。可是在一个能听得见不远处水
声的路口，马背上的昆仑却猛地勒紧马缰，差点
就跑错了方向。他拍了拍阿宝的脑袋，说你是不
是也看花眼了？不许开小差，现在往右拐，咱们一
起去台州。

阿宝是昆仑胯下的那匹骏马。它之前的主人
是皇上。

如果让时间回到半个时辰之前，昆仑还在浙
江巡抚甘士价的府上，陷入一片手忙脚乱。那时
他正趴身在鸡窝里，掏出一枚刚刚产下来的热烘
烘的鸡蛋，然后又在那只不明所以的母鸡的一路
追随下，风风火火奔去甘士价的八仙桌旁。在宽
阔又光滑的红木桌面上，昆仑有个宏大的理想，
想让余温尚存的鸡蛋奇迹般站直，犹如一只稳扎
稳打的酒盏。按照杭州人的说法，春分日里要是
能竖起一枚新鲜的鸡蛋，这辈子想不风光都难。
昆仑来回试了很多次，让巡抚甘士价瞪着那双
62岁的眼睛，始终提心吊胆；也让地上等待已久
的母鸡，扭酸了歪来歪去的脖子。

礼部郎中郑国仲像从地底冒出来似的，突然
出现在巡抚府。他是当今国舅爷，上个月刚从京
城赶来杭州。郑国仲抓起再次倒下来的鸡蛋，在
八仙桌上啪地一声敲碎，将流淌的蛋清及蛋黄一
丝不漏倒进了嘴里。然后他歪过头，似笑非笑对
昆仑说，你去一趟台州，帮我取回一封信。

昆仑抽了抽鼻子，在郑国仲嘴里冒出的蛋腥
味里，闻到了谎言的气息。所以他安静地笑了笑，
说国舅爷让我亲自出马，难道只是为了一封轻飘
飘的信？

那你认为是什么？
可能是来自海防前沿的情报。
郑国仲就不再吭声，将蛋壳在手里浑然不觉

地捏碎。过了一阵他说，去台州你有另外一个任
务，就是暗中押送一名死刑犯。将他押解回杭州，
下个月在武林门问斩。

至于为什么是暗中押送，郑国仲没有解释。
他只是望向院子里零碎的阳光，像是望见遥远的
台州城，城外那片波光粼粼的海，广袤且深邃。很
久以后他闪了闪眉头，继而又转眼一笑，对继续
提心吊胆的甘士价说，只不过是一些倭寇而已，
甘巡抚也用不着担心。

昆仑听完这句，耳边顿时响起粗粝的海风。
他几乎已经看见海浪翻滚，也看见翻滚的海浪将
倭寇的小船冲上台州海域的沙滩。赤脚的倭寇一
路前行，到达戚继光将军早年在台州城所修建的
那段海边长城的脚下。在那场虚幻的海风中，昆
仑后来又听见郑国仲说，春分日里是要吃春菜
的，杭州的春菜是不是要跟鱼片一起滚汤？

郑国仲接着还说，吃完了春菜，昆仑你就可
以出发了。

2 经过三个多时辰的长途奔波，从杭州出
发的昆仑，在这天傍晚准时到达了台州

城的紫阳街。在他后来向朝廷呈报的《万历三十
五年出征台州谍情秘录》里，在那密密麻麻的文
字当中，他提到这天傍晚时分当自己出现在预定
的接头地点时，发现甲十八号密铺已经是一片大
火焚烧过后的废墟。那时候黄昏刚刚降临，而跟
随落寞的黄昏一起到来的，还有一场蓄谋已久的
春雨。

春雨寒凉，昆仑坐在黄昏的马背上发呆。
他听见胯下的阿宝打出一个幼小的喷嚏，声音
类似于即将绽放的花蕊，突然被劈头盖脸的雨
点所打碎。此时他目光彷徨，望向丽春豆腐坊
的断墙残壁，以及雨水中无声飘荡的焦烟，感觉
紫阳街的这场大火，实在烧得有些居心不良，甚
至是心狠手辣。昆仑从马背上跳下，抹去残留
在脸上的雨水，等到整个人清醒过来一半，才隐
约听见一阵若有若无的琴声。他感觉琴声缥
缈，好像是弹琴人的往事不忍回首，也或者是凝
望一段潮湿的记忆。

位于紫阳街甲十八号的丽春豆腐坊，是朝廷
设在台州城的地下密情枢纽，其刺探收集的倭寇
敌情，主要针对窝藏在浙东及浙南沿海的各类奸
细与叛贼。浙江拥有长达千里的海岸线，沿海六
座府城，总共设置防倭要塞十个卫以及三十个
所，驻扎兵力不少于五万。然而就连统领这些卫
所的左军都督府，以及常在紫阳街上打马经过的
台州知府刘梦松，也并不知晓关于紫阳街上丽春
豆腐坊的真实内幕。

离开杭州之前，昆仑已经从郑国仲的嘴里得
知，豆腐坊密铺是由京城锦衣卫直接设立，而其
掌握到的所有密情，在经过郑国仲之手后只送往
一处，那就是万历皇上朱翊钧的豹房。

在《万历三十五年出征台州谍情秘录》里，昆
仑后来还提到，这天被雨淋过的紫阳街异常阴
冷，大火洗劫后的丽春豆腐坊倒塌在雨水中轻微
地喘息。黄昏将昆仑包裹，海风从东边天宁寺方
向吹来，凌厉而萧瑟，笔直钻进他单薄的衣裳。在
那场令人颤抖的倒春寒中，昆仑在火场里弯弯曲
曲转了一圈，依次发现了三具烧焦的尸体。郑国
仲之前告诉他，豆腐坊密铺里的三名伙计，全都
是朝廷蛰伏在台州的暗桩，而其中昆仑要接头的
那人，代号“玉竹”。现在昆仑望着那些浸泡在雨
水中的尸体，总共三张焦煳的面孔，让他实在无
法判断谁是“玉竹”。至于他要带回去杭州交给郑
国仲的海防情报，则更加显得没有着落。

昆仑站在雨中，凝望琴声传来的方向。透过
缠绕的雨雾，他看见一个目光明亮的白衣男子，
也或者是少年。少年的双手在湿润的古琴上缓缓
经过，如同在傍晚的水面上飘过，而那细碎的琴
声则传达出一片久远的寂寞。他要过一阵子才知
道，这个青涩的、犹如被雨淋湿的竹子一样的少
年，叫作笑鱼。他还知道，笑鱼是在两个月前来到
台州府，到紫阳街的无人馆里学琴。教他古琴的
人名叫丁山，据说是个沉默寡言的女子。

但是昆仑并不知道，此刻当他沉浸在笑鱼的
琴声中时，已经被一个名叫陈五六的人盯上了。

3 陈五六当然姓陈，有着一丛坚硬而且朝
气蓬勃的胡子。在店铺林立的台州城紫

阳街上，他已经延续了很多年的人五人六。
陈五六此刻整个人油光发亮，窗外的倒春寒

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在紫阳街南街口的聚兴楼
二楼包房，陈五六全身发烫，感觉炎热的夏天就
在急匆匆专门为他赶来的路上。因为刚刚吃完一
场丰盛的海鲜，而铁皮火炉中的炭火又燃烧得很
旺，所以陈五六汗流浃背，恨不得扒去身上所有
繁琐的衣裳。他还想跳进附近那条宽阔的灵江，
试着抓回一条肥美的鱼，当场用来红烧，或者是
撒上几粒盐烧烤。

跟往常一样，吃过海鲜以后，陈五六就要给
自己泡上一壶天台山华顶云雾。壶里的水将要烧
开，陈五六望向火炉中熊熊燃烧的炭火，仿佛看
见昨晚丽春豆腐坊那场尽情肆虐的大火。他冷笑
了一声，不禁为自己引火焚烧的壮举而自豪。这
时候有个名叫拿酒来的伙计气喘吁吁地奔来。拿
酒来有一双歪斜的眼睛，一年四季都很倔强，始
终朝着地板的方向歪斜。现在他擦了一把因为奔
跑而泄漏出来的口水，在给陈五六递去一片紫阳
街刚刚出炉的天王顺海苔饼时，按捺不住心中的
急躁，向陈五六禀报说：甲十八号出现一位年轻

的后生，他娘的刚刚骑马赶到。陈五六不吭声，拿
酒来就补充道：那人皮肤有点黑，不白。可能太阳
晒得比较多。但是我们台州城的雨，刚才已经毫
不客气地把他淋透。

陈五六咬下一口心爱的海苔饼，闻见烤熟的
芝麻的芳香。他将滚烫的海苔饼迅速翻转，说能
不能不要绕弯，直接跟我说重点？拿酒来就十分
用力，想让自己歪斜的视线从地板上抬起来。他
来到陈五六右手边，朝他那片完美无缺的耳朵
说，那家伙牵了一匹上好的马，马蹄钉了昂贵的
铁掌，它比台州城所有的马高出了半个头。陈五
六甩了甩耳朵，说高你个头，你快要把我急死了，
我让你说重点。拿酒来就再次使劲回想，最后终
于灵光乍现。他说哥我想起来了，那家伙在向笑
鱼打听……

打听什么？
打听丽春豆腐坊那场着急忙慌的大火。
陈五六听完就不再急躁。他不声不响提起茶

壶，倒出其中烧开来的华顶云雾茶茶汤，又在里
头加了一瓢冷水。接着他不慌不忙卷起袖子，将
油腻又腥味的双手安静地伸进青花瓷的汤盆中。
水温正合陈五六的心意，此时他慢吞吞地洗手，
其间又抬眼望向桌角那些长短不一的鱼骨，以及
刚刚吃剩下来的海螺与贝壳。最后陈五六摸了一
把左边的脸，并没有摸到一片本来就应该有的耳
朵。所以他的声音斩钉截铁：朝廷的狗，弄死他！

4 雨点停住，紫阳街上的灯笼渐次点燃，
像是在昆仑的眼里托起一条蜿蜒的河，

河水有着血红的颜色。关于豆腐坊的大火，刚才
他跟笑鱼打听过了，问他火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燃
烧。笑鱼说夜里丑时。

烧了多久？
两个时辰后熄灭。
昆仑又问火是从哪个方向开始烧，为什么没

有人救火？
笑鱼的眼神覆盖着一层昏暗的暮色。他说我

什么也没看见，刚才告诉你的一切，全都是因为
亲耳听见。

拿酒来带着一帮弟兄冲向丽春豆腐坊时，明
晃晃的刀子切开那排灯笼血红的光晕，瞬间让整
个紫阳街显得充满杀气。路上拿酒来碰见一群调
皮的番鸭，番鸭正在啄食一条想要夺路而逃的蚯
蚓。拿酒来认为好鸭不挡道，所以心中特别地恼
火。他吼了一声让开，身姿矫健地越过番鸭的头
顶，如同跃过宽阔的战壕。然而当拿酒来气势汹
汹奔向豆腐坊时，却没想到昆仑已经在豆腐坊行
将倒塌的窗口，在那堵颓败的泥墙上，发现了许
多处烧焦的血迹。昆仑凝视绵延的血迹，看它一
路延伸，最后到达一处散落着黄泥的废墟。他蹲
下身子，在废墟上先后捡起几枚铁质的箭头。

昆仑将锋利的箭头在袖子上擦亮，就看见每

个箭头的中央，分别烙印着一个细小的“左”字，
左边的左。昆仑问笑鱼，问他台州城有哪些人姓
左。笑鱼目光安静，说至少在紫阳街，他还没听说
哪户人家是姓左。

昆仑想总会有眉目的，反正他需要找到箭头
的主人。现在他已经确定，豆腐坊是毁于一场人
为的纵火。之前他观察了豆腐坊的前后两道门，
发现两扇烧焦门板的外侧，漆面上都有几道深刻
的划痕凹槽，凹槽中残留着零星又新鲜的杉木碎
屑。这样的一幕几乎让昆仑清晰地勾勒出昨晚大
火的惨烈：当火灾发生时，豆腐坊里的“玉竹”和
另外两名暗桩战友想要推门逃生，然而门板却被
靠在外头的杉木棍给牢牢顶住。加上现在的几枚
铁质箭头，他又完全可以想象，当门被堵住时，

“玉竹”他们奔向了窗口，想要翻窗逃离。然而窗
外同样有人把守，那些人当即射进一排暗箭，射
中“玉竹”，血液喷溅在窗边的泥墙上。于是“玉
竹”倒下，被蔓延的大火所吞噬。由此，掉落在黄
泥堆中的箭头也有了答案，那是几支射偏的冷
箭，由于大火足足焚烧了两个时辰，木质的箭杆
已经被烧成灰烬，只留下几枚铁质的箭头。

很明显，作为锦衣卫北斗门在台州城设置的
密情枢纽，丽春豆腐坊已经暴露。隐藏在台州的
倭寇势力，是借助一场大火，将它在深夜里剿除。
昆仑望向街面上一整排摇曳的灯笼，感觉它氤氲
的红色遥远又深邃，容易让人想起四个字：杀机
四伏。

后记

1 这一年的春分日，带领队伍平定小规模
叛乱的昆仑和杨一针从云南边陲凯旋。

那天昆仑特意去了一趟位于台州城东湖边的重
刑犯牢房，找到了曾经监禁死刑犯骆问里的那间
小屋。小屋里依旧保存着一罐番椒酱。番椒酱早
就发霉，里头触目惊心的是一团厚厚的白毛。而
白毛的中间，竟然匪夷所思地长出了一根番椒
苗。番椒苗是通体红色的，遇见了春分日的寒风，
它整个小身躯就摇摇晃晃，似乎急着想要成长。

杨一针说只是一罐番椒酱，你怎么盯着它不
放？昆仑就牵起她的手，他说有些事情我以后会
慢慢告诉你。你可能永远想不到，就是这么一罐
番椒酱，能让一根铁链变得腐烂，就像当初云南
小镇的石锅，能将一锅鱼煮得很烂。昆仑说完看
见一群排列整齐的蚂蚁，正专心致志爬上石墙。
他看见石墙上挂着两截风干的手指头，指头被风
一吹，在他眼里晃了一晃。这让他想起骆问里那
片残缺的手掌。

2 时间又过了一年，也就是万历三十七
年，在日本国德川幕府的许可下，九州

岛的萨摩藩大名岛津家久率领三千人的队伍，乘
坐八十余只海船，以六百门铁炮的攻势，大举入
侵琉球。因北方战事绵乱，当时的大明王朝无暇
顾及。此战后，岛津家久掳走了琉球国王，逼迫琉
球承认萨摩藩的控制，还将奄美五岛割让给了萨
摩藩。

1897年，琉球岛被日本完全占领，又在若干
年后更名为冲绳。

《昆仑海》
□海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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